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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婷嗎，我是保衛科，妳來一下，妳的證件補辦好啦！」



我穿著天藍色職業套裙，腳上穿著一雙新買的達芙妮高跟皮鞋，黑色，金屬細跟，踏在大廳地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那種聲音的美妙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真皮的新高跟鞋在柔和的燈光照耀下，如鏡的大理石地面上清晰地映出了高跟鞋的鏡像，世上沒比這個更美麗的場景了！我剛進入保衛科，面對的我的是兩警察。



「婷，妳被逮捕了！」警察亮出逮捕證，我看見上面清楚地寫著我的名字。



這一刻還是來了，我總當成是個夢，努力想忘掉它。但當這一刻真的來臨時，我並沒有感到多少的意外和不可接受。



剛才，我還是一名令人羡慕的白領呢，可是現在，我卻成為了一名罪犯，一名可能的死刑犯。



我把長髮撩到耳後，主動伸出雙手，讓警察給我戴手銬。可是他們卻拿來了粗粗的麻繩。



我覺得反抗沒有意義，便點點頭，離開辦公桌，走到辦公室空曠的地方，兩名警察走到我身後，一人抓住我一隻手腕，把我胳膊向後一擰，我頓時疼得叫了一聲，只好弓著腰低著頭，柔順的長髮又從耳後滑下來，一雙穿著高跟皮鞋的腳失去了平衡，鞋跟在地上踩出淩亂的「咯咯」聲。



我是個淑女，任何時地都很注意讓自己的舉止保持優雅，此時也不願意個人形象過於難看和狼狽。於是我趕緊穩住了腳步，將兩隻腳稍微分得開一點，然後把兩隻膝蓋並攏在一起，這樣就容易保持一點平衡，同時也可以使我看上去好看一點。



另一名警察已經拿起麻繩給我上綁。他綁得很熟練，緊得不能再緊，血液流動不暢，胳膊一脹一脹的。



綁到末了，他居然還在我白皙漂亮的脖子上繞了兩圈繩子。我的兩隻手高高地吊在背後，又酸又痛，在重力作用下總是向下墜，這樣一來，脖子就被勒得喘不過氣來。我只好拼命把高聳的胸部向前挺，以減輕脖子的壓力，以至於雪白襯衣的扣子都要撐破了。



我輕輕咬著自己的嘴唇，不使自己大哭起來，已經夠丟人的了，我不想招來更多的人，只想讓他們快點把我押走。



我被兩個警察一左一右地押著，連挪帶蹦地走出了辦公室，許多人疑惑地看著我被押走。



我簡直丟死人了，我想快點走，可是職業裝的裙子極窄，幾乎緊貼我修長的雙腿，竟有好幾次都要栽倒，最後兩名警察乾脆把我拖到了警車旁。



警車兩邊是座位，我只能坐在車廂中間的地上，可是警察連地上都不讓我坐，作為已經失去自由的囚犯，任何多餘的反抗都會招來更多的痛苦，我深知這一點，只好乖乖就範。



車子開動了，我五花大綁著蹲在搖搖晃晃的車裏，上身已經麻木了，兩腿酸得要命。最難過的要屬雙腳了，腳上這雙8釐米的黑色高跟皮鞋是我和岳姐在早上剛買回來的。回到辦公室，我剛欣喜地套上它們，警察就來了。



新鞋夾腳，8釐米的高跟把我托起來，重量都移向了腳尖。這鞋的鞋尖處提樑窄窄的，腳趾頭擠在前面顯得很美，所以才讓我動心買下。



可是現在蹲著，它們就變成了裹腳，壓得腳趾鑽心疼痛。我有點受不了了，真想把它們脫下來。可這雙高跟皮鞋不是那種腳後搭攀，可以一腳蹬的；它在腳踝處纏纏繞繞安了兩圈環拉帶，袢扣全是金屬掛鉤。我兩手綁在背後，想脫也脫不下來，只好忍著了。



警車來到了第二看守所，這是專門關押重刑犯的地方，我被押到審訊室裏，管教費了半天勁才除掉我身上的繩索。



接著他取出刑具：一副腳鐐再加手銬。看著它們，畏懼從心裏爬了上來。我還是個細皮嫩肉的小姑娘，怎麼能經受得了這樣的刑具？



「跪在地上，雙手抱頭。」他冷漠威嚴地命令道。



可法律的威嚴讓我不寒而慄，只好乖乖地跪在寒氣森森的水泥地上，兩隻小腿順從地分開。



他把腳鐐放在我的兩隻腳中間，鐵鏈好像短得讓人害怕，但它的兩端連著兩個堅固粗大的圓形鐵環，是用來鎖腳踝的，那鐵環碰在地上發出沉重的響聲。



我心裏怕極了，我本想申辯，可還沒開口，他就開始給我上腳鐐了。



我立刻明白，這種時候說什麼也沒用。



他一隻手抓住我的一隻腳踝，抬起一點，另一隻手拿起一個鐵鐐環，把腳鐐給我戴上，鎖緊，然後又給我的另一隻腳也戴上腳鐐。



我有1米 65的個頭，腳不大，那鐐環戴在腳踝上有點緊，我勉強站了起來試著向前邁步，卻根本抬不起腳，皺著眉，緊咬下唇慢慢挪動碎步，每步只能挪出五六公分，扯得腳腕上的腳鐐噹啷直響，每挪一步，一陣強烈的慘痛都會由腳腕處襲來，痛得我蹲下身去緩一緩。



我這才發現鐵箍正好卡在腳裸骨上，再也下不去，鐐的鐵箍內側來回地擦著腳踝骨，還好我穿的褲襪是很滑的那種，所以腳鐐可以來回滑動腳腕就不會被磨破，唉沒想到絲襪還有這種作用我站起來。



管教說：「在那兒坐一會吧。」



「謝謝。」我禮貌地點點頭，拖著沉重的腳鐐，好不容易才坐到了離我不遠的一張椅子上。



我雙膝並攏，左腳在前，右腳側著收回到左腳的後面，身體也保持平直，優雅地坐著，扮出一副矜持的淑女相。



可矜持只保持了一小會兒，腳鐐就使我難受以極。我彎下腰，想把腳上的鐐子弄得舒服一點。我仔細看了看腳上的標著6cm 28cm 2kg刑具，我終於明白了原來腳鐐直徑是6cm的，怪不得那樣緊！那是一條由幾個粗壯而短小的鐵環套成的黑色鐵鏈，連在兩個約有1公分寬的厚實鐐環上，鐐環圓且精致，但內側似乎不是很圓滑，讓人感到堅硬而又冰冷。它戴在我白皙而精致的腳踝上，顯得那麼刺眼，那麼無情。



管教說：「戴習慣就好了。」



是啊，以後就是它陪伴我了，我想。



他問我需要去廁所麼？



我搖了搖頭。



他果然拿起了手銬，打量了我一下，說：「家裏人還不知道吧，趕快讓他們給妳送雙鞋來，穿跟這麼高的鞋，再戴腳鐐，妳的腳會受不了的。」



「謝謝管教。」我又有點感動。可這個建議治標不治本，戴著這麼短的腳鐐，即使光著腳，久了也會受不了的。



我已經比剛才有經驗了，開始逐漸理解戴著短的腳鐐走路的訣竅是：只要把腳稍稍抬離地面，然後往前邁一小步就可以了。於是便站了起來，儘量邁著小而低的步子。



一蹲到暖氣管旁，腳又開始痛了。



管教把我的左手銬在暖氣管上，便離開了。我如獲大赦般地坐在地上，解開雙重拉帶的金屬扣，脫下高跟黑皮鞋。



雙腿的血液一下順暢了好多。看著腳踝上的兩隻又寬又厚的黑鐵環，以及它們中間那段沈短得讓人難以忍受的鐵鏈，我就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小雞，被人嘲弄著捉住兩隻腳，「喳喳」地叫著。



看著這沈甸甸的腳鐐粗魯地禁錮著我的雙腳，想到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自已無論走到哪兒都要時刻戴著它，誰都能看見它，我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羞辱和難過。



審訊室裏一下安靜下來，我居然聽到了隔壁房間裏傳來的播放電視聲。悠揚的音樂聲中，播音員一個接一個地報著各城市的天氣預報。我知道這是晚上七點半新聞聯播後的天氣預報。我是在下午三點半被捕的，到現在才剛剛過了四個小時。天那，這四小時就像四十天！



不知過了多久，有人推醒了我，睜眼一看還是那個管教，但後面還跟著一個女管教。他打開我的手銬，把我移交給了女管教。



女管教自我介紹道：「我姓劉，妳就叫我劉隊好了。在這裏的生活上有什麼事，可以隨時跟我說。」



我說：「是。」



我點點頭，劉隊立刻變魔術般拿出一副板銬給我帶上了。



一般手銬中間有一段鏈子，儘管很短，但畢竟雙手能有點自由。可是戴上這種手銬，活動餘地更小。



劉隊看我光著腳，薄薄的絲襪已經有些髒了，便說：「還是把鞋穿上吧，外面的地很硌。」



「嗯」，我說著，彎腰去拿鞋子。不料由於戴著手銬腳鐐，行動很不方便，穿了幾次穿不上去。



劉隊嘆了口氣說：「我給妳穿吧。」說著，她蹲下身，給我穿上高跟皮鞋，並扣好腳踝上的兩條環拉帶。



我忍著手腕和腳踝的疼痛，艱難地挪動著雙腳，穿著一步窄裙原本就只能小步走。現在拖著那副短的腳鐐，就只能用移來形容了，跟著劉隊走出了房門。



鐵鏈發出叮噹叮噹的巨響。我真怕人聽見了，羞得滿臉通紅。更讓我難堪的是，要到牢房，必須走過一片空曠的操場，我只好硬著頭皮往前走。每走一小步，腳鐐的鐵鏈拖曳聲和著高跟皮鞋鞋跟敲擊地面聲，迴蕩在空曠的操場上，一陣從未有過的羞辱和辛酸湧上心頭，我抑制不住地哭了起來。我能感覺得到四周有好些人都停了下來看著我。



我淌著淚低頭向前走著。真想快快地走過這段讓我無地自容的路，可腳鐐太短了，再加上又穿著高跟皮鞋，那卡在腳裸骨上的腳鐐，每步只能挪出五六公分，每挪一步，一陣強烈的慘痛都會由腳腕處襲來，痛得我蹲下身去緩一緩。我想文學作品裏的煉獄一定就是這個樣子。



終於走到了牢房門前，劉隊打開厚厚的鐵皮門，看了看我。給我取下我的手銬，示意讓我進去。



我只好順從地拖著短鐐往裏走，我定了定神，抬頭看去，這是間小小的是單人牢房，房頂上有一個不大的天窗，透入的微弱光線不足以照亮室內。



角落上有廁所和洗漱的地方，沒有床，只有一些像稻草一樣的東西鋪在地上，看來我只能睡在地上了。



拖著短鐐一步一步地挪到一個角落裏坐了下來。倚著牆我活動了一下剛才被銬子勒疼的手腕。隨後，雙手並用揉著被鐐環磨痛的腳腕。



那鐐環很結實，要想打開根本不可能。我伸直雙腿，把鐐環往上移動移動，好讓兩腳放鬆一下。做夢也想不到，它們會一起穿戴在我身上。



腳鐐終日陪伴著我，一刻也沒有打開過。我只好仍舊穿著那雙高跟皮鞋，忍受著它對我的折磨。



我變得很怕走動，只要沒事，就安靜地坐在地上，努力將戴腳鐐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



我還是穿著剛進來的衣服，內衣白襯衫都要換了，可沒有的換。



終於有一天我被帶到提審室，那個警察說要帶我去案發現場，就是我住的宿舍，那是一幢古老的6層建築，我住5樓，沒有電梯。平時穿高根鞋走上去都夠嗆，何況現在還有腳鐐。我說了樓層，那警察似乎聽懂了，到隔壁從拿了械具。



「跪在地上，雙手抱頭。」又是冷漠威嚴地命令道。



我只有按他所說的做，這是才發現，帶手銬抱頭很難受。



他邊給我開，邊對我說，妳的問題比較嚴重，現在要出去，所以換個比較重的。



他一隻手抓住我的一隻腳踝，抬起一點，另一隻手拿起一個鐵鐐環，把腳鐐給我戴上，鎖緊，然後又給我的另一隻腳也戴上腳鐐。



他讓我走路試一試，我站起身剛要邁步就覺得被晃了一下差一點摔到，我仔細一看原來我的上身已經前傾但腳一動沒動，一個女警大聲對我說妳現在戴著重鐐呢，妳要從新學走路。



我才惶悟過來，慢慢的移動著雙腳到了牆角那，這時我觀察了一下鎖在我雙腳上的腳鐐，它有兩個很厚實的鐵環分別鎖在我的腳上在它們之間聯著一條不長（五十釐米）但很粗的鐵鏈，心想怪不得這麼重，又看看我的雙腳它在絲襪的包裹下還閃閃發亮但在看到鎖在腳腕上的腳鐐很不協調，我就用手碰了一下腳鐐的鏈子，一個女警好像看到了，就說妳不要亂動，妳戴的腳鐐是男死囚用的，有時候也給重型女犯出案發現場用。



女警又拿來一條長鐵鏈穿過我手銬中間的那個環，用鐵鏈在衣服外面把我的腰圍了一圈，最後像皮帶一樣抽緊，上鎖。



職業裝原本就是凹凸有制，現在更不要說了。我的手只有緊貼著衣服。



最後女警拿來一條長鐵鏈把我腳鐐的鏈子和我的手銬連在一起。他們讓我蹲下等人來提，我才發現手幾乎被固定在腰間，腳鐐是7.5kg的。

來了兩警察說走吧，我站起身還是覺得被晃了一下差一點摔到，我仔細一看原來我的上身已經前傾但腳一動沒動，一個女警大聲對我說提著鏈子走，鐵鏈很長，腳鐐的鐵鏈也長，可對我有什麼用，我幾乎身體前傾著，彎著腰移步，幾乎不能保持平衡。若不是女警挾持著她前行，多次都差點跌倒。



胸前的襯衣紐扣，第一、二顆依然解開，隨著我難耐的喘息，襯衣抖動著，不時的洩露出裏面讓人飆血的春光，除少女私密的淺藍色紋胸，認真觀看，還可看到隱約的乳溝………



我想拿兩件換洗衣服，女警對我說，妳能換嗎，我看看腳鐐明白了。我想那雙鞋，才發現我衣櫃裏都是高跟鞋，我只好選了雙5cm的黑色船型漆皮高根鞋，但還是另外拿了深藍色的制服套裙和一些內衣。



也許路上時間長，我想上廁所，女警對我說，妳能上嗎，我看看固定在腰間的手，只有憋著。



回看守所後，他們又給我換上了原來的鐐銬。



又是那個2kg 6cm的短鐐在押回牢房的途中，我的膀胱實在快憋不住了，漸漸控制不住，覺得自己像海嘯中的一葉孤舟，在浪潮裏隨波逐流。



突然我感到下身有點熱，我只好拼命加緊雙腿，接著就想井噴似的，尿液先透過內褲滲到褲襪上，接著順著大腿一直流到高跟鞋裏，我的腳像踩在海綿上………



進監室後，我才發現裙子，褲襪，鞋都濕了 我趕緊脫了裙子 可內褲和褲襪還在身上。我先將褲襪褪到腳腕處，然後通過腳鐐的縫隙，利用褲襪的伸縮性………就這樣第一次換了全身的衣服。



接下來的審訊審判工作似乎快，我並沒有感到多少的意外和不可接受。



是死刑！。



還是第二看守所。



警車來到了第二看守所，這是專門關押重刑犯的地方，我被押到審訊室裏，管教重新取出了戒具：一副短而重的腳鐐和手銬。



看著它們，畏懼從心裏爬了上來。我還是個細皮嫩肉的小姑娘，怎麼能經受得了這樣的戒具，直接槍斃了就算了。



「跪在地上，雙手抱頭。」他冷漠威嚴地命令道。



只好乖乖地跪在寒氣森森的地上，兩隻小腿順從地分開。



他把腳鐐放在我的兩隻腳中間，鐵鏈短重得讓人害怕，但它的兩端連著兩個堅固粗大的圓形鐵環，是用來鎖腳踝的，那鐵環碰在地上發出沉重的響聲。



我心裏怕極了。



他一隻手抓住我的一隻腳踝，抬起一點，另一隻手拿起一個鐵鐐環，把腳鐐給我戴上，鎖緊，然後又給我的另一隻腳也戴上腳鐐。



我有1米65的個頭，腳自然也不會很小，這回這剛開始鐐（5kg 7cm）環好像大點。



接著，劉隊拿起一副手銬。這銬子實際上就是一個「O」型的卡子，大約有一公分寬，表面經過電鍍非常亮，好像一隻手鐲。



我不覺大驚失色，這種女犯專用的O形銬戴起來很痛苦。她們兩人還是費了好大的勁，才把我的兩隻比普通女孩大半圈的手腕套了進去。緊接著，她把一枚很長的螺絲從我雙手之間很小的空隙裏穿過去了，然後將一把小鎖穿過螺絲末端的一個小孔鎖了起來。



一般手銬中間有一段鏈子，儘管很短，但畢竟雙手能有點自由。可是戴上這種手銬，雙手便像長在一起一樣，連一點活動餘地都沒有，難受程度絕非語言可以形容。



吃飯不方便，寫字不方便，洗臉不方便，解手時脫下內褲更是困難。



幸好愛美的我，被捕那天正好穿了條窄裙，要是穿著長褲的話，脫下穿上就更難了。



我癱在地上，看著新的鐐環的內側不是平整的而是有很多梯形突起（類似搓衣板）和菱形突起，這樣當鐐環上緊後這些突起直接陷入我的腳踝裏，而鐐環放鬆，女犯只要移動，腳踝就會被鐐環內的突起所折磨。



我勉強站了起來，試著向前邁步，卻根本抬不起腳，皺著眉，緊咬下唇慢慢挪動碎步，每步只能挪出五六公分，扯得腳腕上的腳鐐噹啷直響，每挪一步，一陣強烈的慘痛都會由手腕和腳腕處襲來，痛得她蹲下身去緩一緩。



死鐐的鐵箍內側來回地擦著腳踝骨磨腫了細嫩的皮膚，如同針刺般的疼痛。冷冰冰手銬環也深深扣進我的手腕細肉裏………



終於到了最後一天，我的手銬被打開，我被要求跪下，只見一警察將繩索對折，打了個結，做出一個繩環。



繩環套上我秀麗的脖頸，繩結放在腦後。



繩索套上雙肩，在大臂纏繞兩圈，穿過脖頸上的繩環，向下用力拉扯。



繩環陷入少女柔嫩的脖頸，我頓時覺得幾乎不能呼吸，只好努力並攏雙臂，減輕喉嚨的壓力。



半窒息的感覺與竭力將雙臂背向身後的酸脹與無奈，帶來強烈的被虐快感。



我想讓警察輕一點，可是自己已經淪為美麗女死囚，只能任由他捆綁折磨。



繩索在嬌小的小臂纏繞兩圈，再次穿過脖頸處的繩環拉緊，我嬌媚的少女身軀，因半窒息而痙攣顫抖。



警察毫不憐香惜玉，將繩索在稚嫩的雙腕纏繞打結，第三次穿過繩環，拉緊，打結。



被五花大綁的刺激與窒息的快感，使美麗的女囚呼吸急促，幾乎癱軟在地。



女警推著我，讓我趴在死牢冰冷的精鋼柵欄上。



女警解開我職業上裝的紐扣，拉開套裙的拉鏈，將套裙褪至雙膝處。



「對不起了，婷，為了防止妳失禁，只好把妳的下面堵上。」



想到將被自己厭惡的東西折磨下體，我蹙起清麗的眉頭，屈辱的顫抖。



我感到女警將自己可愛的繫帶內褲褪下，私密的下體暴露在清晨的涼風中。



下體被富有彈性的物件飽滿的填塞，尿道也被奇異的堵住，敏感的陰蒂也被極有彈性的物件抵上。



我發出屈辱的嘆息，雪白的屁股高高翹起。



「好了，可以並攏雙腿了。」



我羞澀的收攏張成不雅角度的結實大腿。



女警為我細細的穿好衣褲，就這樣押著被勒頸式五花大綁緊緊捆綁、拖著精鋼腳鐐的的美麗女囚，趕赴刑場。



以被緊緊五花大綁的屈辱姿態，穿行在如林的盈滿淫欲的目光中，我羞憤難當，下體微微濕潤。



小巧的乳房如今也高高挺立，仿佛要漲破襯衣，在清晨的陽光下隱約可見。



填塞下體的跳蛋居然不合時宜的打開，與被緊緊捆綁的刺激交織，我只能踉踉蹌蹌的艱難前行。



滿臉紅霞，不知是因升騰的羞恥淫欲，還是被雪白襯衫照映。



身體因羞辱難耐的扭動，帶動勒頸的繩索深陷，越發呼吸不暢。



蹣跚的走在路上，每走一步，勒頸的繩索就會讓呼吸停頓一次，下體也因雙腿的交錯摩擦，幾乎要被燒起欲火來。



終於來到絞架上，女警試了一下絞索的堅固度，然後把粗大的絞索套入我嬌嫩的脖頸，用力收緊。



我感到無情的絞索與五花大綁的繩索一起，奪去了自己的呼吸，身體因窒息顫抖。



女警看了我一眼，輕快地打開踏板，我只覺得身體一輕，接著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美麗的脖頸上，再也無法呼吸。



完全不能呼吸。



我因窒息而大腦空白，只剩下將被捆綁絞死的強烈刺激帶來的極度快感。



下體的振動棒無聲的旋轉著，幫助著我登上頂峰。



我絕望地掙扎，雙臂在緊密的捆綁下徒勞地反抗，玉樣的十指花朵般盡力張開，讓捆綁雙臂的繩索，盡情的給自己捆綁的刺激，最後享受捆綁的快樂。



雙腿努力地蹬踢，徒然使絞索收得更緊。



身著紅色襯衫、五花大綁著懸掛在絞索的末端奮力掙扎的豔麗身影，奪人魂魄，潮水樣的看客不知是為動人心魄的美麗震撼，還是被著香豔的情景完全吸引，一時靜默無聲。



奇異的，從未體驗過的強烈快感，隨著越來越難耐的窒息，逐漸達到頂峰。



我感到無上的快樂，如同登上了永恒的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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